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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一聲，是某人摔在地上的聲音。肉貼地，撞的結實。 
 
太陽剛升起不久，值夜人員甚至還沒下哨，這時間點的訓練場人不多，空曠場所引起的回音使

得剛剛那一摔聽起來特別痛。 
 
 
失去重心後卯生躺在訓練場地板，背部傳來的疼痛讓他皺著眉頭喘氣。他沒馬上起身，而是維

持姿勢平復呼吸，接著舉手向周遭投來關心的同僚表達他沒事。 
 
我想你需要去一趟醫務室。 
 
時常一起訓練的哨兵走過來對他說。卯生朝人點頭，他們都聞到了穿透繃帶飄散出來的淺淡

血味。 
 
 
他抓著對方的手起身，向人道謝之後退到場邊的長凳坐下。先喝兩口水，又把無袖上衣脫下來

避免沾汙。 
 
少去衣物遮擋，卯生的上半身暴露在空氣中，左肩胛骨上貼著兩大塊紗布，後肋位置則是有一

片比較輕微、只有上藥痕跡沒有包覆的擦傷。 
 
那是他跟友人去越野訓練時弄出來的傷。 
 
本來赫妲只是來例行的清點醫療箱。 
​
她抱著補充醫療用品的大提袋，途經門口時本能性的停下腳步，淺藍色的眼眸掃過訓練場的

所有動靜──流暢而認真的對練，哨兵之間的嘻鬧，最後少女的目光停留坐在長凳上、側對著

她的身影。​
身為職業軍人，哨兵身上有舊傷很常見，但那張肌肉緊實的背上頭半露的紗布被汗漬與血液

染成本該不屬於它的混雜色調，甚至還有未完整處理的擦傷。​
​
明顯沒好好照顧未愈合的傷口！怎麼可以負傷訓練！ 
 
少女氣鼓鼓的走過來，懷中的提袋砰的一聲摔在那名哨兵的身旁。她的細眉上挑，用眼神責怪

哨兵，同時不容對方拒絕的從提袋裡拿出清理傷口用的器材。 
 
少女嚮導的出現引起眾人注意，但很快大家又將注意力轉回原本的事情上頭。卯生原本也是

這麼做的其中一個，直到他發現嚮導正向他逼近。 
 
是的，逼近。 
 
淺金色的捲髮隨步伐的節奏躍動，劃過耳朵、擦過臉龐，在斜斜晨陽下發亮。他也注意到對方

的臉色不太好，一副在生氣的模樣。 
 



——對我？為什麼？ 
 
 
哨兵陷入困惑的時候又被少女瞪了一眼，場中猜到大約是怎麼回事的同僚傳來笑聲和調侃。

對方拿出醫療用品之後卯生終於理解了，他將因過近距離引起的警戒心壓制下來。 
 
嚮導的氣勢明白告訴他現在最好是乖乖配合不要亂動。他搓搓手指，調整身體角度讓人更方

便動作。半晌，一句「謝謝」從哨兵嘴裡傳出來。 
 
「比起道謝，你應該更好好照顧自己。」 
 
嚮導的天性使然，少女的語氣有怒意，還有些無奈，也隱含著對哨兵的關心。 
 
白皙的手拿了全新的毛巾擦拭掉可能會影響她處理傷口的汗水。說是擦拭，更像是在輕點的

皮膚，透過短暫的接觸吸收背上的汗，減少兩者的摩擦，同時完整的檢視哨兵身上還有無其他

傷口。 
 
「你們就是愛逞強，不要以為小傷口就可以放著不管，小傷口也可能引發其他感染症狀。」 
嚮導邊碎念著哨兵邊進行最初的清潔。一會便放下毛巾並重新消毒過雙手，手指輕輕拆開固

定紗布的繃帶，捏著紗布的邊角，從一邊緩慢的揭開，不出所料，紗布與新滲出的鮮血黏在一

起。見到此狀的嚮導渾身發出低氣壓，皺起眉頭，一手去夾浸濕食鹽水的棉球，沒有事先提醒

就邊擦著傷口與紗布黏合的部位邊撕下功成身退的舊紗布。 
 
「哼。」痛，痛死你才會長記性。 
赫妲大概能明白老師為什麼會講這句話了。 
 
滑落山間斜坡造成的大面積擦傷，說嚴重其實也不算太嚴重，癒合之後大概連疤都不會留，就

是看起來比較嚇人而已。 
 
等傷口恢復到不影響日常活動的程度，卯生已經在房裡悶了五天，再不活動感覺身體都要生

鏽了；這也是他今早出現在練習場的原因。 
 
不過，某種直覺告訴他現在不要找任何藉口解釋。 
 
 
沾黏的部分被撕開，剝皮似的觸感清晰的有些毛骨悚然。傷勢同時也是弱點，將之暴露在他人

手下使哨兵本能性地有了警惕，不過這點躁動很快被理智及少女身上的嚮導素給抹平。 
 
拆卸包裝的聲響、竄入鼻腔的藥水味、消毒帶來的刺激，與嚮導沒有停頓的動作及疼痛交織在

一起。他聽見少女因怒氣而加重的鼻息，對方除去紗布的手段和她的訓話一樣不留情。 
 
「Yes,sir.」彷彿經歷長官訓話的哨兵回應。 
 
哨兵順口的回應，少女清潔傷口的手頓下來，改去捏了哨兵肩膀與頸部的三角肌肉，手指輕壓

過對方小麥色的肌膚，她循著記憶尋找一會，確認好位置用力壓下肩頸的穴道，刺激斜方肌肌



纖維內的激痛點，哨兵向來累積不少壓力與肌肉疲勞，僵硬的肩頸一被按壓就產生反饋的疼

痛。 
 
「要叫Lady。」赫妲的臉笑著，語氣像是普通的糾正，但手上的行動彰顯出她的強勢。 
 
哨兵陣痛過後，隨之而來的是肌肉舒緩的舒爽感，她本來就只是想小逞罰下對方，沒打算造成

更多傷口，不過面前的人肌肉真的很硬，她按得自己的大拇指有些疼。 
 
痛覺使卯生深深擰起眉頭，原本就不太友善的臉看起來更凶惡了點。在他痛得開始吸氣之前，

施加的力道從肩膀上卸了去。 
 
身材結實的高大哨兵坐姿挺立，繃著肌肉處在隨時可以行動的戒備狀態，在纖細的少女嚮導

面前沉靜馴服如一隻訓練有素的軍犬。 
 
「Yes,lady.」他從善如流的換了稱呼。 
 
處理傷口的過程嚮導無法空出手，少女的精神動物自找樂趣的從她腳邊離開，經過長凳的下

方，忽然地鑽入哨兵雙腳之間，水獺細長的觸鬚與柔軟的絨毛蹭過哨兵的腳踝，仰起頭朝哨兵

發出如玩偶的可愛叫聲。 
 
為了不影響動作，卯生穿的是練田徑用的鞋子，鞋筒很低露出腳踝，細軟皮毛滑過皮膚的觸感

傳來，甚至那條尾巴還搭在他的腳背上。 
 
大致呈三角形的深棕色鼻子、圓潤漆黑的眼睛、稚嫩如幼崽的叫聲，在臺灣大概只有動物園裡

才能見到這種生物。 
 
他與水獺對看一會，轉頭迎向嚮導淺藍色的眼睛，用眼神詢問。 
 
聽見哨兵遵從了自己的要求，少女的心情好上不少，開始專注於手上的事，處理傷口的速度快

了一些，沒空理會自己的精神動物已經偷跑到哪裡去了。清理好他背上所有的傷處，嚮導手裡

握持著全新的抗生素軟膏條與轉頭的哨兵四目相接。 
 
接收到哨兵疑惑的情緒，赫妲向前傾身看見不知何時蹭過去的水獺，「她(She)是水獺，我的

精神動物。」 
 
「你的手有空的話，可以抱她。」 
 
像在呼應嚮導的話一般，水獺下秒又再度叫喚了幾聲，這次帶有撒嬌的意味。 
 
卯生咀嚼了一下才意會到嚮導口中的「She」似乎就是水獺的代稱。 
 
這個大約小臂大小的精神動物讓他想起家鄉找他討抱的孩子。 
 
哨兵彎下腰雙手環住水獺將牠半舉到空中，之後併攏膝蓋放到腿上，替牠調整了個舒適的姿

勢，左手托頭、右手拍背；動作流暢，顯然用這招對付過很多小孩。 
 



「她喜歡撒嬌。」看水獺瞇著眼睛不時舒服的哼哼，卯生說道。 
 
「是呀！」哨兵熟練的動作讓嚮導訝異，眼珠子一轉思考起來──能哄得水獺不吵她也挺好的，

不如交給對方來照顧。 
 
「她還喜歡被抱。不然、作為醫療的報酬，之後遇到我就要幫忙抱水獺。」壓開藥膏的開口，義

正嚴詞的討要報酬，故意忽略掉最初是自己主動來治療的。 
雖然、就算她不特地提這個，水獺也能憑著自己的撒嬌獲得人體移動坐騎就是了。 
 
跟個孩子一樣。享受被人疼愛的感覺，用自己討人喜歡的部分吸引別人的關注。 
 
跟個孩子一樣聰明的水獺。卯生想。 
 
掌下的動物翻動身子，用小巧爪子抱住哨兵帶薄繭的手指，哨兵垂下眼睫，順著水獺的動作輕

撫柔軟的腹部。 
 
帶有點淺黃的半透明藥膏因開封的壓力，沒施加力道就自動地擠出藥條，棉花棒準備沾上去

時一股違和感使她停下動作。 
好像少了什麼？ 
 
……她忘記要二次消毒了。 
 
少女默默的將蓋子扭回，換上碘酒進行第二次的消毒程序，雖說前面已經清理過一次，但老師

總是教導要謹慎小心的對待創傷，旁觀過程也都有這個步驟。 
 
「會有點涼。」這次心虛地提醒哨兵。 
 
「沒事。」他低下頭顱，示意嚮導不必特別顧慮什麼。 
 
脖頸肌肉因為這個動作改變了線條，肩背維持在原位，沒給上藥步驟帶來其他困擾。 
 
卯生看不見背後的景象，但能從各種動靜知道對方替他進行了相當仔細的處理。和平常那種

食鹽水沖一沖抹藥貼紗布就搞定的包紮是完全不同的程度。 
 
塗抹上剛才臨時被推遲的抗生素，哨兵的座位旁堆棄了使用過的棉花棒，棉花棒的數量隨處

理好的傷口增加，最後貼上紗布完成包紮。 
 
「好了。之後要注意不要太大的動作，也不要激烈運動，就算快好了也不能放任，最好還是去

醫療室檢查。」拍了一下哨兵的肩膀告知包紮的結束，少女邊收拾著清潔產生的醫療垃圾邊

講著傷口的注意事項。 
 
水獺差不多是軟在他腿上了。 
 
卯生已經停下撫摸，沒有抽出被水獺抓住的半個手掌，不時輕動手指回應水獺的蹭動。 
 



少女的足音更輕，在這個場所很輕易便能分辨出來。他看著嚮導返回，背上有經清理後的舒適

及消毒殘留的微涼。 
 
當赫妲丟好垃圾回來，水獺已經賴在哨兵身上不走了，牠挺享受這個人的按揉，而且對牠的撒

嬌有求必應。這種抱緊我我不走的丟臉姿態，少女忍不住捂住臉，不想承認那隻水獺是她的精

神動物。 
 
「……你的精神動物是什麼？」不管自家的了，改問哨兵的精神動物。 
 
隨著問話將視線移往右側，不遠處釘在牆上的置物架上頭有一隻不知何時出現在那，形似貓

的動物正看著這裡。 
 
「豹貓。」石虎與豹貓在英文中是相同的單詞，卯生沒有特別解釋。 
 
哨兵一邊回答一邊與自己的精神動物對望。 
 
嚮導順著哨兵的目光望去，有著豹紋的貓輕甩尾巴，似乎沒有主動靠過來的意思。 
 
「貓呀？」不是鳥類的精神動物，看來自己沒那麼幸運。 
 
「很可愛啊。」不是目標對象倒也沒減少她對動物的好奇。腳步轉個向，少女來到豹貓面前，淺

藍色的眼睛對上豎瞳的貓眼。 
豹貓比曾經她去過的朋友家看到的寵物家貓還大些，在少女的眼裡，豹貓看起來跟貓相似，於

是赫妲照著記憶中朋友的摸法，伸手想觸碰豹貓的頭部。 
 
石虎保持端正坐姿，直到嚮導伸手想觸摸牠。牠壓低頭顱卻躬起身子，向後退了一步避開嚮導

的手，喉間滾出一聲警告的低喝。不過在嚮導停下動作之後又再次坐下，貓科的豎瞳再次盯著

對方。 
 
「他不習慣被摸。」卯生的聲音在後頭響起，「喜歡觀察人，但很少讓人碰到他。」 
 
與腿上親人的水獺比起來，石虎簡直把人們對貓科常有的印象「反覆無常」這點詮釋到極致。 
 
本來就只是出於好奇的想觸碰，被石虎喝斥的少女沒有氣憤的反應，頗為冷靜地歪著頭又看

了一會眼前的貓科動物。 
 
「噢──所以也不會撒嬌嗎？」赫妲回過頭，淺金的髮在空中劃出一道迴線，目光座落在哨兵與

水獺上。現在黏在哨兵身上的水獺更像是他的精神動物，這樣比較起來石虎更得她的心。 
 
總比四處蹭得花心卻吃嚮導碰其他動物醋的精神動物好多了。 
 
「你的精神動物蠻有個性的啊。」雖然她的也很有個性就是了。 
「對了、你叫什麼？」不再在意石虎的嚮導走回哨兵身旁，坐到一旁開始清點醫療物品。 
 
「不常，很挑對象。」 
 



心情好的話，石虎偶爾會讓熟悉的人觸碰，至於會主動上前蹭或討摸的，哨兵目前只看過在臺

灣的先生和家裡兩位老人家。三個對象裡還有兩位是普通人，根本無從知曉石虎的存在。 
 
卯生拿起放在旁邊的衣服往身上套，瑞士早晨的氣溫偏低，他還來不及流汗就摔了，此時衣服

還算乾淨。 
 
等把頭從領口鑽出來並拉好衣襬時，他正好可以回應嚮導：「卯。」 
 
「你在學牠叫嗎？」 
 
少女抬起頭，對上套好衣服的哨兵，跟最初看到的一樣沒什麼情緒，甚至可以說有點兇的臉，

聯想到剛剛那聲如同貓叫的卯聲，這樣的反差讓嚮導面上是壓不下去的笑嘴，清脆不做作的

笑聲隨後響起，完全不考慮被調笑的對象感想如何、反應如何。 
 
「Meow.」盡情笑過後，赫妲抹了下笑得太過而泛起的生理淚，自己也覺得有趣的跟著叫了聲。 
 
「好可愛的稱呼，因為精神動物嗎？」從笑中緩過來，她當然知道對方那一句是指他的代號，但

發音使她忍不住先笑場，「赫妲。我的不是跟動物有關，只是單純的名字。」 
 
這場面卯生經歷過不少次。 
 
剛進部隊那會就曾被拿來開玩笑，幾個老兵戲謔的喊他小貓(Kitten)，到現在也還是有人用

貓叫聲或「貓」來稱呼他，甚至看見他就對著他喵喵叫。 
 
軍營生活無聊透頂，這種幼稚行為會玩很久。如果沒有意外，這個綽號會伴隨他直到他軍勳夠

豐富或直到退伍。好吧，也可能會伴隨他一輩子。 
 
 
那些一起在臭泥巴裡滾過的糙漢們，卯生通常是跟著笑鬧回嗆或送一中指過去，不過當對象

是個少女嚮導的時候，這種回應方式就不適合了。 
 
「不是。那是我的中文名字。」他的語氣鎮定，對玩笑並不介意。 
 
名為赫妲的嚮導笑彎了那雙天藍色眼睛，擦去眼淚的時候哨兵聞到淡淡鹹味。 
 
「中文？那在中文裡的『Mao』是什麼意思？」赫妲將物品放置在一旁，翹起腳，手肘壓在疊於

上方的腿上，她輕托頰，用笑瞇的眼望著哨兵。 
 
她在醫學上的老師也是亞洲人，曾聽他說過代號的含義，亞洲的中文語系博大精深，每個字都

有特殊的意義，同一個音節能擁有各種不同的寫法、不同的含義。少女覺得這點很有趣。 
 
「總覺得我在這裡遇到的亞洲人挺多的？」或許是因為與以往接觸的歐美圈區別開來，目前知

道的亞洲哨兵嚮導們都是直接使用中文的音當代號，對赫妲來說挺印象深刻的。 
 
這個問題卯生也回答過幾次，已經有了基本腹稿，他不用先停下來思考該怎麼用英文表達之

後才能開口。 



 
「時間，指早上五點到七點。在傳統曆法上，我們把這段時間稱作『卯』。」 
 
哨兵用那張不笑就顯兇的臉直視身邊少女，在對方第二句話後頭表示同意，「比想像中的多。」 
 
經過一段時間，身體已經冷卻下來，來自亞熱帶的畏寒哨兵穿上運動外套，架子上的石虎正好

傳來一聲噴嚏。 
 
「哦……是指時間啊。」關於亞洲的傳統曆法完全不懂，身為歐洲人的赫妲只了解到是代表時間

的意思。 
嚮導點點頭表示自己知道了，與哨兵面對面，毫不畏懼的四目相對，對於哨兵兇惡的臉完全不

在意，還是那般輕鬆的態度：「這樣很好啊！可以找同鄉的人一起回國或是用母語聊天。」 
 
「像是在這邊好像就沒有法語區的瑞士人，明明軍營在瑞士……」藍色的眼珠飄過在場的人們，

訓練場的人在剛才包紮的過程中逐漸增多，卻完全沒人來到他們附近，有點突兀的真空圈。 
可能是為了給出個人的空間吧，赫妲隨意的想。 
 
小而可愛的噴嚏聲吸引住少女原本遊移的目光，看向已經舔著前爪清潔的石虎，聯想到精神

動物與主人的關係，又轉過頭看穿上外套的哨兵，略帶遲疑的問：「你……會冷啊？」 
反觀赫妲，上身只穿了件七分袖的白色襯衣，肩部到袖口甚至還有裝飾性的花紋鏤空，下身則

是貼合腿的休閒長褲。 
兩個人穿著呈現明顯的溫差。 
 
根本不覺得冷的嚮導伸手過來，拍了下哨兵的手臂，將哨兵的溫度感知調整好，「這樣？」 
 
法語區的瑞士人？還有這種差別？ 
 
每個單字都聽得懂，合起來就不太懂的哨兵沒能搭上這個話題。不過他理解嚮導說的「用母語

聊天」這件事，那份歸屬感是難能可貴的。 
 
他本來就比較怕冷，但看少女的打扮還是體會到出生國家氣候的差異。 
 
被嚮導觸摸過後冷感確實降低了些。卯生道謝後半闔眼睛仔細感受了一下五感，這大約是普

通人的感觸吧。平時他的屏障強度維持在比一般人靈敏、勘勘不會影響正常生活的程度。 
 
 
或許是動手幫卯生調整感官的動作被當作善意，剛剛還在高處架子上的石虎跳下來坐到長凳

尾端，牠輕輕哧了聲，從尾巴晃動的方式和頻率來看心情似乎很放鬆。 
 
從石虎的方向延伸，哨兵注意到遠處朝這裡步行而來的身影。距離尚遠看不清面容，但那人穿

在身上的白袍顯然來自醫務室。 
 
「有人來找妳了。」卯生一抬下巴，示意方向。 
 
「Sir.」赫妲順著卯生指引的方向看去，嚮導沒有哨兵優秀的視力，不過那抹與白袍成相反色的

黑髮黑衣相當顯眼，一下就認出了還在遠處的人。 



 
看下掛在牆上的時間，果然在這裡花費太多時間才引得他注意，赫妲手腳迅速的收好物品，揹

起提袋。「我該走了。」 
 
「不然我又要熬夜做作業了。」少女站起身回過頭，輕吐著舌頭，做最後的叮嚀，「記住了！在

傷完全好之前不能動到！」隨後便跑向來人，離開了訓練場。 
 
嚮導起身的時候哨兵也跟著起了身，身高差距瞬間拉開，他做出稍息的動作看嚮導一邊迅速

收拾一邊進行最後的叨唸。在對方轉身離去前輕輕一勾嘴角，笑意在略顯嚴肅的臉上轉瞬即

逝。 
 
「Yes,lady.」 
 
 
—— ❚ 


